引言
致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1
约旦河平原上曾有五座罪恶之城，因沉湎于肉体之乐却不去挖掘精神而被火雨掩埋。索多玛人竟试图对上帝的使者行那不轨之事，平日也多凌辱旁人，这罪恶造就了死海。约旦河平原曾是充裕、繁茂和肥沃的，但“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罗德的妻子因留恋往日的罪恶，回首便成了盐柱2。
那些随肉身、纵情欲，满眼皆是情色之人惯会引诱，再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包装自己。他们被魔鬼装扮的异神蒙骗了，却自己也渴望成为神明。他们希望不求努力地以不同的形态与整个世界连接，凭借无意中听到的任何对话就可以预测未来，成为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他们渴望了解一切，拥有普世的智慧或者希望生命永存3。但最终只会被欲望吞噬，被视若无物的穷人所惩罚。因为神曾告诫我们要爱人。
摩西与上帝立下十诫，第一戒便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4。其他的神皆是魔鬼所化，譬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蒂尔尼索斯。他的信徒以狂乱无序出了名，极端粗野，得意起来失了体面。甚至使用残忍的暴力将他人的手足撕裂。若是说到狄俄尼索斯的从神，自称拥有畜牧伟力的浮努斯，他被人铭记的却是荒淫无度，在森林里对人对兽无止境的欲望。先知彼得曾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
这些异端崇拜听着便让人不齿，但若要我说，如今在伦敦便有那魔鬼的追随者，正要让伦敦如同索多玛、蛾摩拉一般堕落。他们披着主赐予的荣耀，表面光鲜亮丽，甚至一个个都是掌握着我们国家的舵手，背地里却沉浸于肉欲之中，试图用我们的兄弟姐妹来对异神献祭：用无辜者的血肉换得自身健康。
新闻自由是公民的一项主要民主政治权力，任何承认并宣称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把公民享有新闻自由的条文写入宪法5。可是，这宣称的自由并未落实，有人操控媒体蒙骗民众，吹鼓一个乌托邦、一个新世界，实际做的却比地下水沟还要肮脏。
我们的统治者正在将我们拖入深渊！若你见过深夜地铁站里被运走的女孩，合法与不合法的妓院里绝望的双眼，因失去孩子而支离破碎的家庭，你便会明白，改革势在必行。
我，西蒙妮·罗根，是伦敦罪恶的目击者，也是曾经的被迫害者，恳请诸位聆听我的故事。
伦敦暗处的罪孽
半年前，正当天气炎热，女士们换上了轻薄夏装——使用人造粘胶丝做出更透气的衣服、缩短裙子、摒弃胸衣和束腰，穿上了休闲套装6——的时候，我正在《威斯敏特评论》当责编。作为业内少有的女性从业者，我和同僚经常深入各地获得一手情报。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有着共同志向的伙伴，也收获了更多人的敌意。
因此，当我被掳上一辆马车，用擦着迷药的手帕堵住口鼻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仇敌对我进行了报复。我清楚记得，那天黄昏临近时，我刚刚结束了采访工作。正在从一条小巷子里离开。或许是他们找到了我的踪迹，想要威胁一通吧。
当时的我想：我的决心不会因此而动摇，无论是酷刑或是劝诱都无法阻止我曝光邪恶。但之后的经历却切实的摧毁了我的意志——尽管目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
当我再次清醒时便处在一个妓院。药物的作用让我无法清晰思考，更无法做出任何行动，只能发出朦朦胧胧的呼叫声。一个秃顶的、年龄大约五十岁的男性正骑在我身上，不时通过掌掴、鞭打、滴蜡等方式对我进行性虐待。
之后几天，我没有被允许一次进食，在昏迷与清醒之间不停承受着不同人施加的折磨。尽管干渴、饥饿与疼痛让我近乎崩溃，但我在终于得到了休息空间后获得的消息却更加荒诞而可悲。一位年长的妓女告诉我：我被掳来的唯一目的便是作为他人泄愤的玩具。
——不是为了我的身份，不是为了我的文章，不是为了我所造成的一切破坏。我的脸蛋和下体竟然比起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更重要！
我没有放弃，对与我同病相怜的少女们进行了采访与劝说。她们有些同我一样被诱拐绑架而来，有些是被父母与工作的主人卖来：通常不清楚自己将要受到的命运。我见过不足十岁的少女，甚至无法理解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虐打到鲜血淋漓，产下死婴。在我的话语下，大约十名少女选择了逃离这座活地狱。我们从嫖客身上获得足够的金钱，引开守卫，从窗户里一个个跳了出去，跑上大街。正当我们想要离开时，马车夫却带给了我们更大的绝望：他竟然是那座妓院的客人。
在他的通知下，我们又一次被带了回去，受到更加强烈的折磨。据我所知，出逃的少女中有三人被活生生打死，而我则被割断了舌头。
在妓院期间，我又遇到了不懂英语的非裔、印度裔以及各个年龄段、来自各个阶层的少女。她们有些可能会读书写字，正在为了英国的未来而努力；有些可能被父母千宠万宠，从小娇养；有些可能出生起便遭受不幸，正要逃离自己的人生……但在这里，她们只能看着成百件刑具被使用在她们身上，嘴里发出的痛哭却是嫖客心中最美妙的音乐。
政治家如何掩盖罪恶
在已经失去时间观念的某一天，一位曾经的敌人认出了我。在他的建议下，我被带上眼罩、绑住四肢，乘坐不透风的马车被运送到了另外的妓院：目的却不再是用来泄欲。
老鸨玛丽·弗朗西斯·杰弗里斯——在经营妓院之余同样参与了贩卖妇女及儿童卖淫一类的犯罪活动，她的顾客里不乏伦敦最有权势的阶级成员和军队势力。除了正常营业的普通妓院外，她在汉普斯特德广场及伦敦其他地区都有着经营性虐待、处女供给等等非法营生的秘密窝点，同时她还涉足跨国妇女买卖——要求我为她的赞助者编写歌功颂德的报道。
为了不被送回妓院，我屈服了。我本想选择一个更好的理由，比如杰弗里斯用我熟悉的其他少女威胁我，再或者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求救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对她的兽行产生了畏惧。而我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因为我一向按照天主的教诲行事，从不越轨。反而是她的罪孽需要得到惩罚。
在这期间，我目睹了她背后的势力犯下的罪恶：支持她的便是当前英国主流势力，保守党的一支。这些贵族出身的“绅士”们已经遗忘了自己出生起便背负的责任，他们抢夺平民的金钱、掳走平民的妻女（甚至是儿子）、将人骗到血汗工厂里用甚至不足以果腹的报酬压榨人民、肆意杀人、谋害政敌、在商店出售的食水里下毒……
我甚至无法数清他们犯下的罪恶，但我却被迫一桩桩的为他们掩盖：称赞他们的精神，夸耀他们的生活，要求人们学习他们的风度。将毒粮说成慷慨，将欺诈说成慈善，实在无法洗清的也要尽量压制，就当未曾发生过一样。再把脏水泼到政敌头上，好像那些失踪的孩子们都是因为自由党、工党风气败坏似的。
女权主义者、社会进步人士及其他富有正义感的群体为继续提高性同意年龄（以免13岁的孩子被卖进“合法”妓院）已奋斗数年，但立法提案则陷入了与下议院的长期“拉锯战”当中，也不知是谁想要享受这些稚嫩的孩子？又是谁需要以此脱罪？
邪神崇拜
1884 年初， 由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路易斯·巴斯伯爵为核心的性崇拜组织已经颇具规模，他们认为对潘神的崇拜会保佑他们一直拥有出色的性能力，而所需要的贡品只是处女的鲜血，他们利用手里的权力，以伦敦的地铁线路及已被封存的泰晤士隧道为媒介，建立了自己的“收货”渠道及大本营——诺斯伍德的秘密庄园。那些被运送至庄园的女孩都会通过夜间封闭的伦敦地铁线运送，大约几小时内那些女孩就会被送到诺斯伍德林地中的庄园里供他们享用。
杰弗里斯正是他们的供货商：她会将佩戴苦橙花（作为处女的象征）的少女送到约定的地点，而那些少女再也不曾出现过。我曾帮助其中一位女孩出逃：她被送到了那座庄园后怀了孕，但并非因为那些男人中的任何一个。据她所说，那些人杀死处女取血用来用来建造祭坛，进行亵渎的仪式后，将其他的处女当作祭品献给邪神。邪神将会与那些少女交媾，使她们怀孕。
在不举行仪式的日子里，那些人也会饮用处女鲜血，对可怜女子实施各式各样的虐待，几乎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亡。勉强活下去的也因为长久的折磨而丧失了思考能力。
结语
在一些同伴的帮助下，我成功地被解救了出来。但伦敦的阴霾并没有散去，还有更多人的母亲，姐妹，女儿正在承受相同的磨难。很多也已经死去，只能在乱葬岗中永远孤独，与蝇虫为伴。
在古希腊人眼里，大凡美的东西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就像那些被折磨的可怜女子，越是美丽，越是悲惨，她们的生命绽放了一瞬就被迫消散。
可这与上帝的教诲相违背。义人啊！你们应当相信永恒，相信纯洁，相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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